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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晴
好
的
日
子
，
有
幸
到
鄰
市
拜
會
文
友
。

陽
光
初
照
的
早
上
，
陸
續
見
到
一
同
前
往
的
朋
友
們
。
溫
文
爾
雅

的
，
陽
光
帥
氣
的
，
秀
外
慧
中
的
，
因
為
共
同
的
愛
好
，
大
家
一
見
如

故
。
身
處
寒
冬
，
卻
如
沐
春
風
，
溫
暖
清
爽
。

這
次
拜
訪
的
文
友
，
堪
稱
我
的
老
師
。
五
年
前
，
初
學
上
網
的
我

，
對
電
子
文
檔
、
網
上
附
件
、
電
子
郵
箱
這
些
術
語
幾
乎
一
竅
不
通
，

只
在
網
上
日
誌
塗
鴉
一
些
文
字
，
聊
以
打
發
閒
暇
時
光
。
是
他
，
鼓
勵

我
寫
作
，
還
不
厭
其
煩
地
教
我
如
何
設
置
電
子
郵
箱
，
如
何
發
送
稿
件

，
並
親
自
把
我
的
小
文
加
以
細
緻
地
修
改
整
理
，
投
稿
到
報
刊
。
當
看

到
自
己
寫
的
東
西
刊
載
出
來
，
心
中
的
那
份
喜
悅
自
是
不
言
而
喻
，
更

不
忘
他
的
熱
心
幫
助
和
鼓
勵
，
此
後
，
一
看
到
有
我
發

表
的
小
文
，
他
總
是
第
一
時
間
通
知
我
。
素
未
謀
面
，

卻
如
故
友
，
我
真
是
慶
幸
。

有
了
期
待
的
生
活
不
再
乏
味
，
我
始
終
對
他
既
崇

拜
又
感
激
。
永
遠
忘
不
了
那
個
炎
炎
夏
日
，
他
頂
着
烈

日
給
我
送
稿
費
，
幾
句
話
就
匆
匆
而
別
。
可
我
，
竟
沒

有
給
他
買
一
瓶
水
消
暑
解
渴
。
為
此
，
深
感
愧
疚
和
不

安
。
而
他
，
一
如
既
往
。
幾
年
來
，
忙
於
生
計
，
極
少

聯
繫
，
只
在
網
上
，
予
以
關
注
。
知
道
他
在
繁
忙
的
工

作
之
餘
，
筆
耕
不
輟
，
佳
作
不
斷
，
他
獲
獎
的
消
息
不

斷
傳
來
，
令
人
欽
佩
。

中
午
時
分
，
車
子
到
達
目
的
地
。
來
迎
接
我
們
的

是
他
的
妻
子
，
這
時
的
他
，

正
在
廚
房
忙
碌
。
一
見
我
們

，
女
主
人
笑
顏
如
花
。
她
高

挑
的
身
材
，
姣
好
的
面
容
，

清
爽
的
短
髮
，
一
看
就
是
個

精
緻
的
女
子
，
比
照
片
上
的

她
還
好
看
。
她
的
滿
面
春
風

，
驅
散
了
我
們
一
路
的
勞
頓

。

剛
到
樓
梯
口
，
聲
聲
犬
吠
傳
來
。
﹁瞧
，
我
們
家

的
星
期
天
在
歡
迎
你
們
呢
！
﹂
眾
人
大
笑
。
﹁星
期
天

﹂
，
也
算
未
曾
謀
面
的
老
朋
友
了
，
牠
的
主
人
早
就
用

文
字
描
述
過
牠
的
乖
靈
可
愛
。
今
日
一
見
，
果
然
如
此

。

進
入
灑
滿
陽
光
的
室
內
，
香
氣
撲
鼻
。
原
來
，
漂

亮
的
女
主
人
不
僅
好
文
，
而
且
喜
畫
。
牆
上
張
貼
的
幾

張
花
卉
作
品
讓
我
們
眼
前
一
亮
。
還
有
幾
幅
精
緻
的
十

字
繡
品
，
無
不
彰
顯
出
女
主
人
的
雅
致
情
趣
。
整
潔
素

雅
的
房
間
布
置
，
讓
人
感
受
到
家
的
溫
馨
。
在
這
裏
，

我
看
到
了
主
人
筆
下
的
半
圓
桌
、
小
馬
燈
、
文
竹
，
還

有
主
人
心
愛
的
大
書
櫃
，
書
櫃
裏
的
書
，
伴
隨
着
他
度

過
了
無
數
寧
靜
的
閱
讀
時
光
，
書
櫃
和
他
的
親
人
一
樣
，
都
是
他
手
心

裏
的
寶
。
美
麗
賢
慧
的
妻
子
，
高
大
帥
氣
的
兒
子
，
為
良
師
益
友
擁
有

如
此
幸
福
溫
馨
的
家
庭
感
到
高
興
，
由
衷
的
祝
福
他
，
越
來
越
好
！

窗
外
寒
風
凜
冽
，
室
內
春
意
融
融
。
舉
起
酒
杯
，
歡
慶
這
美
好
的

相
聚
。
朋
友
們
暢
所
欲
言
，
談
論
顧
城
的
詩
，
馮
唐
的
文
，
閱
讀
是
件

多
麼
美
好
的
事
情
；
訴
說
工
作
的
甘
苦
，
生
活
的
感
悟
以
及
寫
作
的
體

會
。
聲
聲
話
語
，
化
作
春
日
的
清
泉
，
叮
咚
叮
咚
，
匯
入
心
田
。

多
希
望
時
間
就
此
停
下
匆
匆
的
腳
步
，
然
而
，
人
生
聚
散
終
有
時

，
分
別
是
為
了
更
好
的
相
聚
。
依
依
話
別
，
執
手
再
見
。

夕
陽
西
下
，
漲
紅
了
臉
。
醉
了
，
醉
在
冬
日
的
春
風
裏
。

《參考消息》日前刊
載一則外電說：曾經宣稱
要在五年內將阿聯酋建成
「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之一

」的阿聯酋總理謝赫穆罕
默德，在新近宣布新內閣
成員時，任命現任總理辦

公廳主任烏胡德．魯米為 「幸福部長」，她的主
要職責是 「促使政府政策產生社會福祉，獲得社
會認可」。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此前，我只知道不同
國家，部長的配置與稱謂也各不相同。而正兒八
經任命一位 「幸福部長」，阿聯酋還真是開了世
界之先河。謝赫穆罕默德總理表示： 「幸福在阿
聯酋不只是一個希望，它會有具體的計劃、工程
、專案和指標。」我由此生發出一些感慨和聯想
來。

指標，是衡量目標的單位或方法。實踐表明
，凡事都有一定的考核或檢驗 「指標」。幸福自
然不例外。只是，幸福的 「指標」，也要因地制
宜。阿聯酋的幸福 「指標」包含哪些內容，沒有
報道，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 「放諸四海而皆準
」的。換句話說，與其他國家或多或少總會有所
區別。國如此，人亦然。只有因人而異，制定 「
個性化」的 「指標」，才可望心想福到。反之，
倘若窮二代生搬富二代的幸福 「指標」、鄉下人
硬套城裏人的幸福 「指標」，難以實現不說，還
可能使自己的幸福感大打折扣。

弄清這一點還不夠，制定幸福 「指標」，既
要切合實際，又要適當加碼。 「指標」定的太低
了，雖然容易實現，但未必就是幸福； 「指標」
定的過高了，不但難以實現，而且遙不可及。甚
至是終其一生，也無法美夢成真。

古希臘著名思想家亞理士多德說： 「對於人，符合於理性的
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此這種生活也是最幸福的。」
在我看來，幸福其實就是一種心境，一種可感知的體驗、可觸摸
的影像。它，既在於身，更在於心。一個人如果渴得嗓子冒煙，
一杯大碗茶便是幸福；倘若餓得飢腸轆轆，一碗小米粥便是幸福
；假如累得腰酸背痛，一張硬板床便是幸福……

幸福，是人類的共同願望之一。但天上不會掉餡餅，更何況
是幸福呢。如同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一個道理，幸福向來只
垂青喜歡打拚的人。因而，但凡常人，既要樂於享受幸福，更要
善於創造幸福——根據自身的學歷、能力等實際情況，合理制定
近期、中期、遠期的幸福 「指標」，而後持之以恆，朝着這些目
標默默堅守、孜孜以求，有計劃、有目標地向着幸福彼岸啟航。
雖然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兵，可是，不知道自己有幾斤
幾兩、有多大本事，一味好高騖遠，凡事不自量力，到頭來，非
但成不了將軍，而且連校官、尉官怕也當不成。

都說幸福像花兒一樣。每個人都喜歡萬紫千紅、繁花似錦的
景色，每個人都嚮往幸福、追求幸福。可幸福在哪裏、怎樣才幸
福？卻未必人人都一清二楚。現實生活中，有的人總是哀怨自己
既可悲又可憐，羨慕別人既幸運又幸福。殊不知，自己也是別人
眼中的幸運兒。關鍵在於，你是否清晰感受到了幸福。對現實真
心珍惜，對未來充滿信心，則出現在你眼前的，便是春花之燦爛
、秋葉之靜美——美好與幸福，盡在你心中。

除此之外，還要有明智樂觀的心態。一個不懂珍惜、永不知
足的人，必定會如蛇吞象。明代朱載堉的《十不足》說的最形象
不過了： 「終日奔忙只為飢，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綾羅身上穿
，抬頭又嫌房屋低。蓋下高樓並大廈，床前缺少美貌妻。嬌妻美
妾都娶下，又慮出門沒馬騎……一銓銓到知縣位，又說官小勢位
卑。一攀攀到閣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無論何人，如果缺
少滿足感，身在福中不知福，總想好了還要好，則不但永遠不會
幸福，而且可能會被沒完沒了、無邊無際的 「幸福」累死、害死
。此等人物，並不罕見。

最近，周星馳電影《美
人魚》熱映。片中，星爺將
這一生活在海裏的神秘物種
解釋為善與良知的化身。他
們試圖掙脫海底聲納的圍困
，保護海洋生態，拯救被欲
念裹挾的人類。

美人魚（mermaid）出現在西方神話傳說中的
歷史，已有上千年之久。荷馬史詩《奧德賽》中
，首度出現美人魚和海妖塞壬（Siren）的名字。
此後，美人魚以及人首鳥身的塞壬，成為人們在
海洋探險中既害怕又期待遇見的奇物。據說，塞
壬的歌聲極其魅惑，每每令到水手分神，船隻觸
礁。希臘神話中的英雄俄耳普斯使出演奏豎琴的
看家本領，使得塞壬沉醉琴聲中，方才躲過一
劫。

與海妖塞壬不同，美人魚在神話故事中的形
象頗有些兩極化。有時，牠們是兇殘的、與人類
為敵的海中怪獸；有時，牠們竟像安徒生童話《
人魚公主》（又譯為《海的女兒》）中講述的那
樣，離海上岸，與人類談一場挑戰世俗的轟烈情
愛。有人當牠們是虛構出來的奇物，也有人堅信
牠們確實存在，以致 「尋找美人魚」乃至 「親見
美人魚」等亦幻亦真的事件層出不窮。

因其神秘美艷，美人魚也成為不少藝術家樂
意呈現的意象。在二十世紀初英國畫家赫伯特．
德拉波（Herbert James Draper）筆下，若干美人
魚忽然出現在巨浪翻湧的海上，伏在奧德修斯的

船舷上，試圖襲擊水手。畫中，美人魚與塞壬女
妖均被描摹成體態豐腴的女子，長髮、膚白、貌
美，氣質性感而妖冶。美人魚在德拉波以及同時
代畫家約翰．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
）筆下的形象，與十九世紀末期起盛行於英國的唯
美主義運動有相當密切的關聯。這一運動出現在
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前後延續約半個世紀。參與
運動的藝術家每每拒絕接受 「藝術承載道德」這
類實用主義觀念，提倡感官愉悅，追求純粹美感
。而神話傳說中美艷妖嬈的美人魚形象，恰恰符
合唯美主義擁躉對於 「純粹美」與 「感官美」的
想像。

如果說維多利亞時代畫家筆下的美人魚常常
性感魅惑，有 「罪且美」的意味，那麼超現實主
義代表畫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筆下的人
魚則完全是另一種清冷古怪的樣貌。法國畫家馬
格利特起初受印象派和立體主義影響，上世紀二
十年代末移居巴黎之後，結識安德烈．布勒東（
André Breton），開始在作品中糅入超現實主義
的神秘元素。他最出名的作品要屬一九二九年完
成的《形象的叛逆》。畫幅正中有一隻煙斗，而
煙斗下方的一句話卻寫着 「這不是一隻煙斗」。
圖像與文本因反轉而形成的張力，成為超現實主
義藝術家樂此不疲的創作因由。

在一九三四年創作的《集體發明物》中，馬
格利特畫了一條美人魚，卻不是我們慣常見到的
上半身為人、下半身為魚的人魚形象。這位不願
從俗、時常腦洞大開的藝術家將一隻魚頭人身的

怪獸拋擲在海灘上，怪異且突兀。背景的大海與
沙灘都以寫實手法呈現，唯有畫中人魚顛覆既定
意象。這條怪異的人魚，與馬格利特其他作品中
那些漂浮的帽子和佔滿一個房間的巨型蘋果一道
，傳遞出作者黏合 「真實」與 「幻想」的藝術理
想。

巧的是，深受超現實主義影響的中國藝術家
劉野，也曾經畫過一幅《美人魚》。畫中，一條
紅尾美人魚浮在藍色的空間裏，長髮及腰，眼神
卻是溫柔可親的，並無懾人之魅力。藝術家在這
幅作品中延續其慣常採用的童趣風格，將美人魚
畫成頭大身體小的模樣。即便設色鮮艷且意象極
富天真趣味，我們仍能從劉野的作品中見到孤寂
與落寞的身影。正如他自己所說，歡樂背後的憂
傷，往往最觸動人心。這些以小孩子為題材的作
品，其實並不是畫給小孩子看的，正如《小王子
》是寫給大人的童話那樣。

都說一千個讀者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
同風格與流派的畫家對於美人魚的描摹亦千差萬
別。劉野筆下的人魚注定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
而馬格利特筆下的人魚也注定無法像沃特豪斯畫
中呈現的那樣，美而妖艷，惹人心神盪漾。

年
輕
時
嚮
往
自
由
及
民
主
。
及
長
，
讀
法
國
盧
梭
的
書

，
最
深
刻
有
《
民
約
論
》
。
這
本
一
百
多
頁
的
小
書
一
七
六

二
年
出
版
，
文
筆
通
暢
，
描
繪
人
民
擁
有
絕
對
自
由
，
政
府

應
該
如
何
建
設
及
管
治
。
盧
梭
更
以
縝
密
邏
輯
勾
勒
出
美
麗

炫
目
的
藍
圖
。
當
時
法
國
管
治
烏
煙
瘴
氣
，
民
不
聊
生
，
此

際
有
人
寫
出
人
間
天
堂
，
自
然
極
受
歡
迎
。
後
來
法
國
政
局

的
發
展
，
尤
在
法
國
大
革
命
前
後
，
與
此
書
所
描
繪
的
堪
稱

相
反
，
猶
似
人
間
地
獄
。
我
讀
了
此
書
，
自
忖
盧
氏
學
說
當

有
缺
失
，
但
學
力
未
及
，
莫
道
明
其
所
在
，
遑
論
指
出
學
說

悖
論
。
後
來
讀
到
英
國
思
想
家
以
賽
亞
．
伯
林
批
評
盧
梭
的

《
自
由
及
其
背
叛
》
，
始
茅
塞
頓
開
。

《
自
由
及
其
背
叛
》
是
伯
林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英
國
廣
播
公
司
一
通
俗
節
目

介
紹
盧
梭
的
通
識
演
講
。
伯
林
是
英
國

哲
學
家
及
政
治
思
想
史
家
，
亦
是
二
十

世
紀
著
名
自
由
主
義
學
者
。

伯
林
指
出
古
代
的
思
想
家
多
注
重

理
性
，
盧
梭
卻
讚
美
激
情
。
盧
梭
的
著

作
雄
辯
滔
滔
，
即
使
概
念
似
是
而
非
，

亦
能
煽
惑
讀
者
。
讀
者
不
經
不
覺
就
被

帶
往
一
個
完
全
陌
生
的
國
度
。
依
盧
梭

之
見
，
自
由
是
一
種
絕
對
的
價
值
。
自

由
好
像
一
種
宗
教

，
自
由
與
人
類
個

體
是
等
價
的
，
失

去
自
由
的
人
不
能

算
作
人
；
但
另
一

方
面
人
在
社
會
生

存
不
能
沒
有
法
律

和
規
則
。
若
不
遵

從
法
律
和
規
則
，

個
人
的
自
由
便
會
干
犯
他
人
的
自
由
。

盧
梭
認
為
人
必
須
遵
守
的
法
律
是
生
命

的
法
則
，
應
是
正
確
和
神
聖
的
，
而
非

僅
僅
是
習
俗
或
妥
協
，
因
此
亦
是
一
種

絕
對
的
價
值
。
那
麼
，
怎
樣
解
決
上
述

兩
種
絕
對
價
值
的
衝
突
呢
？

盧
梭
認
為
解
決
方
法
是
成
立
某
種

組
織
，
使
每
人
置
身
其
中
，
既
與
人
同

，
亦
能
自
主
，
而
自
由
未
減
損
半
分
。

然
則
權
威
和
控
制
，
乃
一
切
組
織
所
必

行
。
人
在
其
中
，
又
怎
會
完
全
自
由
呢

？

盧
梭
名
聞
遐
邇
的
答
案
是
：
﹁屈
服
於
全
部
人
的
個
人

，
沒
有
向
任
何
人
屈
服
。
﹂
個
人
心
甘
情
願
服
從
某
些
法
律

或
規
則
，
他
仍
然
是
自
由
的
。
就
這
樣
，
不
無
矛
盾
，
盧
梭

從
個
人
主
義
過
渡
至
集
體
主
義
。

﹁社
會
有
權
強
迫
人
獲
取
自
由
﹂
是
盧
梭
有
名
的
警
句

。
如
果
我
代
表
社
會
強
迫
人
民
去
做
某
些
令
他
們
高
興
的
事

情
，
假
如
他
們
發
現
了
真
正
的
自
我
，
他
們
就
會
對
我
心
存

感
激
。
此
為
盧
梭
學
說
之
核
心
，
盧
梭
之
後
的
西
方
獨
裁
者

無
不
利
用
此
論
證
來
自
圓
其
說
。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獨
裁
人
物

如
雅
各
賓
派
的
羅
伯
斯
庇
爾
；
近
代
的
希
特
勒
、
墨
索
里
尼

等
等
，
均
使
用
類
同
的
論
證
—
—
民
眾
不
知
道
自
己
所
求
所

想
，
因
此
社
會
領
袖
替
民
眾
爭
取
那
種
神
秘
的
、
所
謂
民
眾

最
終
所
求
所
想
的
東
西
。
民
眾
似
不
了
解
自
己
、
不
懂
得
所

求
為
甚
、
不
明
世
情
，
由
一
代
表
立
說
，
情
理
固
然
。
那
就

是
盧
梭
之
宗
旨
，
反
而
此
自
由
平
等
學
說
導
致
真
正
的
奴
役

。
順
沿
盧
梭
思
路
，
從
神
化
的
絕
對
自
由
概
念
，
蛻
變
成
絕

對
專
制
主
義
。
盧
梭
指
出
可
能
你
對
一
個
人
說
：
﹁你
認
為

自
己
是
自
由
的
，
你
可
能
認
為
你
想
要
這
想
要
那
，
但
我
了

解
你
更
甚
於
你
自
己
，
洞
悉
你
所
求
所
欲
，
更
知
曉
何
事
何

理
使
你
得
解
放
。
﹂
個
人
即
不
自
覺
地
失
去
政
治
自
由
及
經

濟
自
由
。

以
上
是
伯
林
對
盧
梭
的
嚴
厲
批
評
，
後
來
歷
史
亦
證
實

伯
林
的
嚴
謹
論
證
。
盧
梭
再
世
亦
無
從
辯
駁
，
或
者
他
自
己

也
意
料
不
及
絕
對
自
由
平
等
的
後
果
。

盧
梭
可
謂
近
代
歷
史
倒
錯
的
罪
魁
禍
首
，
其
學
說
在
十

九
、
二
十
世
紀
造
成
的
種
種
災
難
流
毒
未
止
，
毋
須
細
說
。

著
名
歷
史
學
家
阿
克
頓
勳
爵
認
為
盧
氏
筆
下
的
影
響
超
過
亞

里
士
多
德
、
西
塞
羅
、
聖
奧
古
斯
丁
、
聖
托
馬
斯
．
阿
奎
那

以
至
有
史
以
來
任
何
一
人
。

一
七
七
八
年
盧
梭
逝
世
。
一
七
八
九
至
一
七
九
四
年
法

國
大
革
命
時
期
革
命
黨
人
羅
伯
斯
庇
爾
將
盧
梭
著
作
的
魔
力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致
。
羅
伯
斯
庇
爾
是
一
位
白
面
書
生
，
也
是

律
師
。
據
聞
羅
氏
睡
枕
下
總
放
着
盧
梭
《
民
約
論
》
。
羅
伯

斯
庇
爾
最
初
以
盧
氏
﹁自
由
、
平
等
、
博
愛
﹂
為
號
召
，
贏

得
群
眾
信
任
而
冒
起
，
數
年
後
集
大
權
於
一
身
，
竟
使
用
當

時
最
先
進
的
殺
人
機
器
斷
頭
台
大
加
屠
戮
，
羅
氏
最
親
近
的

盟
友
丹
東
亦
被
殺
，
是
為
法
國
恐
怖
統
治
時
期
。
世
有
定
數

，
一
七
九
四
年
七
月
羅
伯
斯
庇
爾
亦
被
送
上
他
喜
愛
的
斷
頭

台
。

筆
者
讀
過
數
本
法
國
大
革
命
的
著
作
，
大
多
是
歷
史
事

件
敘
述
，
惜
未
能
與
作
者
感
通
。
最
近
幸
遇
劍
橋
大
學
歷
史

學
家
露
絲
．
斯
科
爾
的
《
羅
伯
斯
庇
爾
與
法
國
大
革
命
》
，

以
羅
氏
為
中
心
去
描
寫
法
國
大
革
命
，
筆
調
輕
鬆
，
敘
事
引

人
入
勝
。
斯
科
爾
強
調
羅
伯
斯
庇
爾
蒙
受
盧
梭
著
述
的
毒
害

。
羅
伯
斯
庇
爾
奉
盧
氏
學
說
為
圭
臬
，
盧
梭
的
平
等
自
由
理

論
蘊
含
國
家
專
制
和
暴
政
而
羅
氏
不
自
知
。
羅
氏
自
封
﹁不

受
腐
蝕
者
﹂
以
正
道
自
居
，
甚
至
以
﹁無
用
於
國
家
﹂
為
罪

名
處
死
反
對
者
。
羅
氏
為
實
現
其
政
治
理
想
，
自
視
一
切
手

段
皆
必
要
而
正
確
，
結
果
百
姓
死
亡
枕
藉
。

即
使
昇
平
時
期
，
慎
觀
左
右
，
亦
能
發
現
或
隱
或
現
的

羅
伯
斯
庇
爾
。
最
近
電
視
常
出
現
如
斯
人
物
，
他
雄
辯
縱
橫

、
腹
有
經
綸
、
所
作
所
為
不
求
私
利
，
他
站
得
最
高
，
看
得

最
遠
。
萬
千
民
眾
愛
慕
之
仰
視
之
，
不
辨
其
言
論
亦
不
審
視

其
宏
觀
偉
略
。
指
引
的
路
通
往
何
方
，
是
災
難
嗎
？
不
重
要

。
追
隨
就
是
錯
不
了
，
更
甚
是
錯
不
錯
似
乎
不
應
該
去
想
，

這
種
人
物
教
人
不
寒
而
慄
。

法
國
大
革
命
遭
砍
頭
的
羅
蘭
夫
人
行
刑
前
說
：
﹁自
由

自
由
，
天
下
古
今
幾
多
之
罪
惡
，
假
汝
之
名
以
行
！
﹂
今
世

時
事
瞬
息
萬
變
，
人
隨
時
轉
，
豈
能
獨
善
？
羅
伯
斯
庇
爾
一

類
人
物
不
時
現
身
。
清
人
趙
翼
有
言
：
﹁矮
人
看
戲
何
曾
見

，
都
是
隨
人
說
短
長
。
﹂
看
不
到
戲
人
云
亦
云
事
小
，
隨
波

逐
流
而
傷
天
害
理
則
事
大
。
唯
多
讀
中
外
歷
史
，
鑑
古
知
今

，
才
是
修
身
立
命
之
法
。

如沐春風 李自美

幸
福

﹁
指
標
﹂

張
桂
輝 畫中美人魚 李 夢

絕對自由盧梭學說的蛻變
謝 安

我們回到大使館後將工作情況向項
大使做了彙報，又向吳隊長及醫療隊有
關醫生作了通報，他們聽後心中也踏實
了許多。

兩天後，我到警察分局聽取信息。
警察局長告訴我說，他已去過死者家中
，這家雖有九個小孩，但全家和村裏人
對那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慘死在車輪之

下都十分悲痛，開始時有人確有起訴肇事者同時索要高額經濟賠
償的打算。他勸導孩子的家長和村長說： 「中國醫療隊的醫生作
為志願者，離別祖國、親人，不遠萬里來到利比里亞，為利比里
亞人民救死扶傷，作出的貢獻大家有目共睹。醫療隊長撞死孩子
絕不是故意的，再說孩子突然鑽出路邊樹叢橫越馬路，也是造成
這起交通事故的一個原因。現在事故已經發生了，如讓肇事者去
坐牢，孩子也仍然不能復生，倒不如從寬對待，讓他為多救一些
利比里亞其他的孩子而工作吧。」警察局長最後說： 「經過認真
溝通，家長和村長也都很通情達理，表示不想追究肇事者的刑事
責任了，也同意賠償二千五百美元的解決方案。這樣，問題就算
解決了。兩天後，中方人員可隨我一起進村了結此案。」

又過了兩天，我們在警察局長的安排下，帶着二千五百美元
現金和幾大紙箱的煙酒、食品、日用品，由警察局長帶領進了村
。死者親屬和村民們早已都集合在村子裏的一塊空地上，等候我
們的到來。在警察局長的介紹下，我們和死者親屬、村長、村民
們一一握手。隨後，警察局長宣布開會，並擔任了會議的主持人
。在局長的安排下，我方首先發表簡短講話。大意是：中、利兩
國人民有着良好的傳統友誼，兩國友好合作不斷發展。中國幫助
利比里亞修建了體育場，幫助利比里亞農民種旱稻，還派醫療隊
來幫助利比里亞人民治病。為幫助利比里亞人民，已有兩名中國
專家在利比里亞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其骨灰盒就安葬在利比
里亞的土地上。但不幸的是，中國醫療隊雖救活、治愈了眾多
的利比里亞病人，卻將你們的孩子撞死了，給你們帶來了極大
痛苦。對此，中國大使館和醫療隊都感到無比悲痛，謹向死者親
屬並全村父老鄉親表示深切的哀悼。中國醫療隊一定加倍努力工
作，用救治更多利比里亞病人和孩子的實際行動告慰死者的在天
之靈。

隨後，我們將作為安葬費和撫恤金的二千五百美元現金和幾
箱慰問品交給了死者親屬。接着，作為基督徒的村長代表死者家
屬和全村村民致答辭。他說： 「中國對利比里亞人民給予了很多
幫助，中國醫療隊在利比里亞救治病人也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醫
療隊的車子撞死了我們的孩子，我們當然痛心，但這也是上帝的
召喚，我們不能把一切都歸罪於醫療隊。我們希望中國醫療隊將
更好地為利比里亞人民服務，使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不斷鞏固和
發展。」村長的講話贏得了在場人員的一片掌聲。村長講完話後
，警察局長又請死者的母親講幾句。死者的母親看來不太善於講
話，只聽她說了一個詞： 「費尼希。」 「費尼希」是英語finish
的音譯，是 「完成」、 「完結」、 「結束」的意思，用在此處可
能有兩層含義：一是表示她沒有更多的話要說，會議就此結束；
二是她兒子的命案到此了結，她不再說什麼了。村長、孩子的母
親和村民們是多麼淳樸、多麼厚道、多麼善良啊！

於是，警察局長宣布會議結束。我們與死者親屬、村長和村
子裏的人一一握手道別，對他們的友善和友好一再表示稱讚和感
謝。就這樣，一樁人命案終於得到妥善解決。通過處理這起人命
案，我與那位警察局長成了很好的朋友。 （下）

一起涉外交通事故
陳來元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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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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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利特作品《集體發明物》 作者供圖

▲劉野的《美人魚》 作者供圖


